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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雨珠，我想通了。」羅兆漢一邊收拾筆記本電腦一邊跟秘書搭話。



「董事長，想通什麼了？」



「全世界的傳統文化，包括傳統的宗教、方術、知識體系，其實都是相通的。」



「哦？不同的民族國家都是相通的？」



「對。如果鑽研下去，本質上都是可以統一的。無論是中國、印度、巴比倫、希臘、埃及，還是南美印第安人。」



「這個想法太有趣了，你能證實嗎？」



「只要鑽研下去就會有結果。還有，以後在下面別董事長董事長的叫。妳也知道我不喜歡這個稱呼。」



「好的，知事。」



羅兆漢無奈了：「叫我兆漢好嗎？我喜歡。」



穆雨珠低下頭：「我知道。可是……在公司裡你是董事長，我是秘書，是老闆和僱員的關係；在道中你是一品玄武府知事，我是六品廳司務，品級懸殊；論年齡你今年三十六歲，我二十四歲，整整差一輪。我實在沒法叫你『兆漢』。」



羅兆漢捉住穆雨珠的右手：「別在乎那些，我認識妳二十年了，妳在我身邊也八年了，真的，別在乎那些。」



穆雨珠輕輕掙脫了羅兆漢：「時間不早啦，還要跟邵總他們交代一下呢。」



羅兆漢點了點頭，把西裝上衣搭在右臂上，提起筆記本電腦，推開了董事長辦公室的門。穆雨珠拿著公文包緊隨其後。



早已迎候在外的隔壁的公司辦公室主任黎國英和技術部經理王翔也拿著自己的東西跟在後面。



辦公間的員工們看到老闆出行，紛紛起立。



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邵亦斌率領另外兩個副總，還有幾個中層把他們一起送到樓下。



羅兆漢跟邵亦斌握了握手：「我們到了武漢就簽約，然後王翔先回來，我和老黎還有雨珠到丹江口那邊去一下，回來之前通知你們。」



一行人坐上等候在門外的一輛依維柯，向著虹橋機場的方向飛馳而去。



大家都知道，三十六歲的羅兆漢是天馬公司的董事長，十年前繼承亡父的產業至今，是一個成功的富商，鑽石王老五。



包括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邵亦斌和技術部經理王翔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的是，羅兆漢的真實身份有多麼神秘。



他是秘密宗教「靈道教」的核心人物。



靈道教的歷史據稱可以上溯黃帝時期，最早的教主是黃帝之子少昊。



四千年來，一直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的神秘團體，從未見於任何公開史料的記載。



但實際上，靈道教不僅在中國有諸多信徒，在世界各地都有秘密傳播，在印度、西班牙和俄羅斯尤甚。



靈道教的神秘甚至恐怖之處，在於其研究各種方術，特別各種借助屍體施行的法術。



因此對教外人絕對保密，這就是數千年來靈道教不為人知的原因。



明代天啟年間，當時的教主與來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交往之後結合天主教的教務體制和中國的官制改革教務，南明永歷末年，當時的聖主和大批高級祭士避難至崑崙山中，將帶去的歷代教務文獻整理編纂成《靈道律典》，確定了一套成文的教務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靈道教的教主稱為「聖主」，統領全世界所有的教徒。



教職人員概稱為祭士，倣傚中國的官位共分九品。



在聖主之下設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府，各府設立知事和參事，還有金、木、水、火、土五部，各部設立正使、副使，知事、參事、正使、副使組成的評事會是全教的最高教務機關。



近代以後，教眾日多、教務日繁，還設立了一些院、署、局、廳、處以至於委員會處理教務事宜。



在地方上，劃分為很多「司」，也就相當於天主教的教區。每司設立司祭統領一方教務。



知事、正使都是一品祭士，參事、副使、司祭為二品，少數資深的司祭為一品。



男女都可擔任祭士，但聖主和四府知事、五部副使必須是男祭士，五部正使、四府參事必須是女祭士，其它教職就沒有性別限制了。



聖主統領全教，為終身職，前代聖主死後新聖主由全體司祭從四府知事中選出。



日常的教務事宜由聖主率領評事會決定。



四府知事、五部副使、地方各司祭也是終身職，但五部正使、四府參事都只能做到三十六歲——靈道教以九為陽極，六為陰極，三十六為陰陽交會之數，故而女祭士擔任的正使、參事年滿三十六歲就要獻身——具體地說就是按照神秘儀軌絞死，獻身於方術。



靈道教隱秘至極，所有的活動都是地下的，因此羅兆漢正式的身份是一個商人。



當然，他的財產也是教產——靈道教經營數千年，積累的財富不可勝數，除了存款、珠寶、金銀之外，就是世界各地的產業，由祭士們經營。



公司的辦公室主任黎國英是上海司的二品司祭，女秘書穆雨珠也是跟隨照顧他數年的女祭士。



羅兆漢出身靈道世家，他的父親羅方當年也是靈道教的重要人物：



三十年前，避居香港的聖主將聖座遷回大陸，聯絡國內教眾，羅方曾先後任教內的重要職務，十年前以土部副使兼上海司祭的地位去世。



羅兆漢當時是五品祭士，家世顯赫加上才能特別優異，七年間升至一品，擔任玄武府知事至今，是現在最年輕的一品男祭士。



由於聖座駐節竹溪山中，故而時常以出差為名來往上海湖北之間。



前幾天，聖座發出訃聞，聖主歐陽連因病去世，召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高級祭士齊聚竹溪為老聖主治喪，更重要的是選舉新任聖主。



羅兆漢自然不敢怠慢，正好在武漢還有一筆業務要簽約，就帶了黎國英、穆雨珠等人飛往武漢。



他們在武漢住了一夜，王翔處理完公司業務就飛回上海了，羅兆漢等人在武漢司的協助下坐汽車來到了竹溪縣。



竹溪縣是鄂西北山區的一個小縣份，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因而也不容易引起世人的注意，正好也適宜隱居，因此除了幾次天下大亂的時期外，自漢朝以來一直是靈道教聖座所在地。



二十幾年前歐陽連當選聖主，就一直隱居在此統領教務。



羅兆漢等三人到了竹溪縣城就由在這裡負責接待的鄖房司祭士們引到了早已準備好的飯店——處理後勤事宜的司務廳在一處山上開有一家三星級飯店，專門用於接待來聖座辦事的教職人員。



今天這種大場合，飯店裡的房間早已按品級安排妥當。



黎國英住在二品級別的單人間，羅兆漢和穆雨珠住在一品祭士的雙人標準間裡。



晚飯後司務廳廳正來通知羅兆漢和另外幾個評事會成員開了個碰頭會，這個會一直開到十二點才散會。



羅兆漢回到房間，穆雨珠迎上去，看到他的眼圈紅紅的，顯而易見是剛才哭過。



「大家都在哭老聖主？」穆雨珠幫羅兆漢脫衣。



「是啊，老聖主的人品聲望都是大家身為懷念的。」



「明天開大會？剛才服務台通知說兩點半就叫醒。」



「是啊，寅時拜喪，晚上選新聖主，一切按律典。」



「那你洗洗澡快睡吧。」



洗完澡出來，羅兆漢一絲不掛，頹然躺在床上——上古之時靈道教中人都是裸體，後來這一習俗逐漸消失，但仍然是裸睡。



「快睡吧，只有兩個小時了。」同樣一絲不掛的穆雨珠催促著。



「睡不著，心裡都是老聖主。」



「這次選新聖主，你覺得你們四個人誰能當選？」



「不知道，也不想去想。反正不會是我，我的資歷最淺，而且我覺得我做一個知事都費勁，更何況聖主呢。」



穆雨珠走到羅兆漢床前，抓住羅兆漢的右手，輕輕放在自己柔軟的乳房上。



「兆漢，睡吧。」



穆雨珠知道，這是讓羅兆漢趕快入睡的最好辦法，屢試不爽。



羅兆漢感激地看著她，片刻，酣然入睡。



兩點半，羅兆漢被服務台的電話叫醒，發現穆雨珠蜷縮著睡在自己的床下，眼圈又紅了。



「快醒醒，」羅兆漢推醒穆雨珠，「怎麼不上床去睡？著涼了怎麼辦？」



「沒事……知事你快去洗漱，我給你找衣服吧。」穆雨珠揉揉眼睛爬起來，從貼身的小包裡拿出一把鑰匙，打開大旅行箱找衣服。



洗漱完畢，穆雨珠已經把羅兆漢的道服找了出來——靈道教的道服是上古深衣樣式，外套一件大氅，男祭士有襪無鞋。



羅兆漢是玄武府知事，所以穿的是一身黑色，頭戴圓形黑色皮冠，背後繡有銀色玄武圖樣，前襟下擺九層金色祥雲，代表一品教職。



穆雨珠幫羅兆漢換好衣服，又飛快地洗漱了一番，也換上了自己的道服。



她算是玄武府的官員，所以穿的也是黑色，但祥雲只有四層。



女祭士光腳無襪——靈道教向來以女子光腳為美，古代女教徒就從不纏足，除了冬季以外都光腳穿草編或者皮質的露趾鞋。



遇到宗教儀式，更是一律光腳。



二人看了看錶，已經快三點了。



寅時拜喪，時刻誤不得，於是立刻出門。樓道裡都是身著到道袍的祭士。因為都沒有穿鞋，所以幾乎沒有走路的聲音。





第二章





祭士們靜悄悄地來到一樓，事先守在那裡的司務廳廳正輕輕揮了揮手，大家一起來到一個隱蔽的角落裡，廳正彎下腰去在地板上扳了一下，一條地道的入口就呈現在大家面前。



這裡就是靈道教的聖座所在秘道，最早建於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之時，經過歷代修繕，已經是一個龐大的地下宮殿了，宮殿的正中是一個可以容納上千人的大廳。現在已經電氣化了，燈火通明。



眾人從外魚貫而入，各自按品級跪好。羅兆漢是最高級的祭士之一，所以跪在最前面，而穆雨珠的品級就只能跪在大廳外面。



大廳正中懸掛著老聖主歐陽連的畫像。包括羅兆漢在內的的祭士們睹物思人，不禁嗚咽起來。



三點整，也就是寅時正，評事會的知事參事正使副使們互相點了點頭，一起抬起頭看了看跪在邊上的典禮院院正。



院正站起來，清了清嗓子——「悼聖主，舉哀——」



雖然祭士來自世界各地，但靈道教內部一直使用的是漢語古音和蝌蚪文，所以大家的語言是相同的。



聽到「舉哀」二字，大廳裡立刻悲聲一片。



過了十分鐘，院正又喊：「止哀——」



聽到這個信號，祭士們漸漸停止了哭泣，只有少數幾個感情特別豐富的女祭士還在抽泣。



「請聖主法體——」



大家一起抬起頭來，注視著大廳的中央。



四個身著綠色九品祭士服色的少女從後面一起抬著一個很大的木頭神龕走了過來。



神龕的正中覆蓋著一塊白色綢緞，上面端坐著一個十八九歲一絲不掛的長髮少女，懷中抱著一個潔白光亮的很大的圓球。



神龕被放在歐陽連畫像前面的神台上。放穩之後，典禮院院正大聲宣佈：



「拜——！」



大家一起倒頭拜下去——靈道教的跪拜方式是很獨特的，雙手交叉放在肩頭，大廳裡又是悲聲一片。



「興——！」



「興」的含義就是「禮畢」，大家一起抬起頭來。



「拜——！」



「興——！」



「拜——！」



「興——！」



三拜三興之後，大家才開始注視那個女孩：女孩渾身上下潔白無瑕，烏黑的長髮披散在肩頭，眼眉細長，雙目緊閉，鼻尖微翹，嘴唇和臉色一樣蒼白，她的胴體被略顯單薄的雙臂抱著一個很大的圓球——



細看，是兩個半球組成的——



遮掩著，看不到什麼。



兩條修長的腿屈在身體前面，兩隻一塵不染的光腳交叉著。



一切都是那麼的協調，簡直就是一件沒有任何瑕疵的去藝術品。



這是靈道教歷代聖主的獨特葬儀。聖主去世後，先將遺體火化——這在過去似乎不太多見（當然僧尼多有火化的），現在則完全沒有障礙（如果不火化反而不好辦），然後將骨灰裝在由兩個半球組成的瓷蛋——



教中稱為「靈壺」，由嚴格選擇出的十八歲處女教徒—— 稱為「靈姝」懷抱，再絞死這個女教徒為聖主殉葬，最後的遺體處理步驟，尤為奇特。



聖主平日身邊就有四名侍女，稱為錄事，歸司務廳管。



她們既是生活秘書又是工作秘書，每天照料聖主的生活，同時協助聖主處理教務——



當然也就是最基本的文秘工作。



四名錄事的年齡從十五歲開始，滿十九歲就必須離職，而且必須是處女。



聖主過世之後，就由四名錄事中年滿十八歲而又恰好沒有來月經的那一個作為靈姝，為聖主殉葬。



雖然當上靈姝就意味著放棄生命，但這是在為聖主獻身，死後靈魂可以飛昇，得到人間永遠無法企及的巨大歡樂，因此被視為無上的光榮。



這次有資格的錄事本來有兩位，抽籤選中的並不是現在的這個女孩。



但是另一個昨天忽然毫無跡象地來了月經，只好在忍痛把位置讓給了現在的這個她。



現在，她安詳得甚至有點冷漠的面容下面，掩飾著一顆熾熱激動的心。



「誦《龍翔九天經》——」



「龍翔九天，莊穆雲間……」祭士們齊聲吟誦。《龍翔九天經》是靈道教內為高級祭士送葬時吟誦的經文，一眾祭士齊聲以上古音韻吟誦，大廳裡立刻充滿了濃郁的神秘恐怖氣息。



經文吟誦畢，典禮院院正走到神龕前面，對著靈壺跪施一禮，轉身對大家宣佈：



「司務廳八品錄事樸泰琳，甘為靈姝，為聖主殉身，眾祭士行答謝禮——」



昨晚評事會開會的時候羅兆漢才知道，平時來聖主身邊辦理教務的時候多次見過的這個相貌清秀討人喜歡的女孩名叫樸泰琳，是韓國人。



昨天早上本來被選定的靈姝袁屏忽然來了月經，雖然她急得直哭，但沒有辦法，只能換上樸泰琳。



跪在最前面的四府知事、五部正使——



青龍府知事黃文斌



白虎府知事阮文苑（他是越南人）、



朱雀府知事韓新陽



玄武府知事羅兆漢



金部正使陳徽韻



木部正使瑪利亞‧斯蒂凡諾斯庫



水部正使那琴



火部正使普利揚卡‧賈瓦哈



土部正使吳笑蔚率領祭士們再次行禮。



大家的感情是誠摯的，從心裡感謝靈姝甘願奉獻自己的生命，承載老聖主的靈魂飛昇。



高級祭士們早已劃好靈門，調出氣場，指明了老聖主靈魂的飛昇之路。



「開禮——！」



坐在神龕上的樸泰琳身體微微顫了一下，本來緊閉的雙眼微微睜開一條縫，輕輕地掃了掃台下的祭士們。



祭士們都抬起了頭，注視著她的身體。



「開禮」，意味著她的生命就要結束，她的靈魂就要飛昇。



剛才那四個少女一起圍上來，按照陳徽韻用金錢打出的吉位，一個走到樸泰琳的背後，兩個分別扶住她的左右臂，一個輕輕扶住她的雙腳，三個人把她的身體穩定住。



靈姝懷抱盛有聖主骨灰的靈壺，十分重要，被絞死的時候自然不能出任何差錯。



但由於她身份的神聖性，又不可能施以繩索鐐銬，是以需要幾個人固定她的身體。



第四個少女從神台後面拿出一條白綾，輕輕地繞在了樸泰琳柔嫩的脖子上。



羅兆漢注意到，靈姝的十指緊緊扣住了靈壺。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這是神聖的葬禮，不是執行死刑，所以動作必須極其輕柔。這也意味著，靈姝的死亡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樸泰琳的十指緊緊摳這靈壺，閉上了美麗的雙眼，眉頭微蹙。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樸泰琳的脖頸開始晃動，雙肩微微地顫抖。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阮文苑放出的的微風，樸泰琳的長髮飄動著，她的臉色變得更加蒼白了。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樸泰琳頭頂的輕靄緩緩籠罩了她的臉龐，朦朧中顯得很是莊嚴。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鴿子們輕輕落在樸泰琳微微顫抖的頭頂、肩頭和腳尖上。也許，她現在會覺得癢癢的。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女孩的眉頭又皺緊了一點，但同時蒼白的臉上顯出一點點平靜而安詳的神色。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樸泰琳紅潤的舌尖伸了出來，濕濕的，軟軟的。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紅潤的舌尖上，掛上了一滴水珠。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樸泰琳白嫩的脖子上，開始青筋暴露。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女孩十隻柔軟的腳趾，忽而繃緊，忽而翹起，不安地蠕動著。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一聲極其輕微的「嗯……」，飄進在場每一個人的耳朵裡。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樸泰琳緊緊抱著靈壺，揉磨著靈壺光滑的外表。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舌頭伸出了半截，一滴晶瑩的口水滴在了女孩美麗的鎖骨上。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靈姝的雙眼，又輕輕地閉上了。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一陣細微的流水聲，從女孩的下體傳出。大家都知道，她尿了。



執行者的雙手輕輕用力，白綾一點一點收緊。



樸泰琳的腳尖輕輕繃直，又輕輕鬆了下來。



執行者輕輕鬆開白綾，靈姝的頭軟軟地垂了下來，下巴放在了靈壺上。



到結束的時候了。



司務廳廳正把一支淡綠色的蠟燭插在樸泰琳腳前，蠟燭驟然燃起藍色的火焰，一團似煙非煙的藍色氣靄升騰起來，又驟然消散。



她的靈魂，已經離開了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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